
孩⼦失踪后，他们当了⼈贩⼦：极端恶⾏存在合
理动机吗？

逃离⾦三⻆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 查看详情

本故事为《逃离⾦三⻆》专题精选内容，点击查看更多天才捕⼿计划作品 

所有来⾦三⻆做边缘⽣意的⼈，往往会在经过⼀段时间，接触罂粟花之后，给⾃

⼰树⽴⼀个道德路牌：这⾥是⾦三⻆，我所作的恶相⽐其他⼈的杀⼈贩毒，不算

是恶。

⼩恶不是恶。

前⼏年⽹上有个话题很⽕，⼈贩⼦要不要判死刑？ 

众说纷纭中，我想的是另⼀个问题：⼈⼲什么不好，偏去当⼈贩⼦？这

年头合法赚钱的法⼦多得是，⼲嘛⾮⼲这绝⼾营⽣？ 

 

⽼实说，在复杂的⼈性⾯前，这种疑问显得有点⼉多余。对作恶者来

说，⾃恶⾏发⽣之始，关于动机的所有合理性都将荡然⽆存。 

 

很多故事都是在那些并不合理的动机中诞⽣的。 

 

在⾦三⻆，沈星星遇到过⼀对来⾃温州的夫妻。⼏年前，在国内，他们

受过不错的教育，有过体⾯的⼯作，不错的收⼊，平稳的家庭⽣活。⼏

年后，在缅甸，他们⼀个染上毒瘾，⼀个以卖淫为⽣。 

 

在这中间，他们当过⼈贩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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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酒桌上听过⼀个说法：⾦三⻆⽣活着两种⼈，⼀种泯灭良⼼有钱拿，另⼀种

⼈，没有良⼼也没有钱拿。

2009 年 5 ⽉上旬，中国⽅⾯的卖家出货渠道出现⼀些问题，导致我负责的线路

上，货物得不到及时补充，只能暂时搁置，我也停⼯休息。

⽆所事事两天以后，猜叔带我去⼤其⼒玩。

猜叔告诉我，外⼈都认为⾦三⻆很⼤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像⼩勐拉这些靠近中国

边境的地⽅只能算泛⾦三⻆区域，⼤其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⼼⾦三⻆。

那两个地⽅有什么区别？我⼜问。

猜叔这次回答得很简单，就两个字：安静。

当天早上 9 点钟，太阳已经把整个地⾯照得⽕亮，我们的⻋⼦缓缓开进⼤其⼒附

近郊区的⼀条街道。

两旁的房⼦破旧不堪，除了沿街⼀些⼩赌坊粉刷过墙壁，其他的地⽅全都坑坑洼

洼，甚⾄有很多房屋呈现⻛⼀吹就要被刮倒的模样。

时间还早，路上⾏⼈不多，年纪⼤的坐在房屋的阴影下，年纪⼩的倚靠在树旁，

⽬光随着我们的汽⻋⾏进⽅向悄悄移动。

我把⻋窗摇下来⼀点，可以清晰地听到汽⻋压过树枝的声⾳。

猜叔把汽⻋⼜开了⼀段，踩下刹⻋，停好，下⻋。汇集在我们⾝上的⽬光慢慢消

失。

我点点头，说⾃⼰已经感觉到⾦三⻆的安静了。

猜叔笑着拍了我的脑袋，叫我别不懂装懂。然后把⼝袋⾥的枪掏出来，朝着天空

打了⼀下，「砰」，声⾳很⼤，猝不及防的我⽿朵都给震得嗡嗡响。



猜叔努了下嘴巴，⽰意我向四周看看。我揉着⽿朵照做。这么⼤的声响，竟然没

有引起任何恐慌，两个互相撒尿玩的⼩孩⼦，也没有停⽌⼿⾥的动作。

我问猜叔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哈哈，⼀把枪⽽已。」猜叔把⼿枪放了下来。

「这⾥两年⼀⼩乱，三年⼀⼤乱，这些⼈早就习惯了。」猜叔把枪放进⽪套⾥，

边扣上扣⼦边问我，「枪声和鸡叫声，真的有区别吗？」

我下意识想要说有，但怎么也说不出⼝。

到了⼤其⼒县城，猜叔临时有事要赶回去，问我⾛不⾛。我⼼想 3 个⼩时的⻋不

能⽩坐，什么都没玩就回去亏了点，就摇头拒绝。

猜叔也没勉强，把我介绍给这⾥四五家赌坊的总巡场认识，让我有事可以找他，

就开⻋离开了。

⼤其⼒地⽅不⼤，有名的除了赌坊就是妓院，很多⽼嫖冒险坐船过湄公河，就想

来尝鲜。我偷偷跟在两个秃顶男⼈⾝后，听他们⼤声讨论东南亚各国⼥⼈的差异

性。

⾛着⾛着，凑巧看到⼀个没有⻔牌的⼩店，⻔内的蓝⾊塑料凳上坐着⼀个⼥⼈，

穿着⼀条浅灰⾊的⻓裙，双脚并拢，双⼿放在腿上，脸上涂着⼀点点的粉，没有

任何的笑容。

她在⼀⽚穿着笼基，花花绿绿的缅甸妓⼥中显得与众不同。

我进了⻔。

店⾥只有⼀张⽊板床，⼀条⽵制的⻓椅，⼀个卫星电视，还有两台电⻛扇，⼀台

挂在墙壁上，⼀台摆放在床头，吹个不停。（「呼呼呼」）

⻓椅上斜躺着⼀个男⼈，很瘦很憔悴，正眯着眼睛看我。



我以为⾃⼰进了专⻔坑中国⼈的⿊妓院，下意识想要掏枪，没来得及做出动作，

⼥⼈的声⾳就传了过来，「你是中国⼈吧？」

我停⽌掏枪的动作，因为我从⼥⼈的⼝⾳⾥听出⼀丝亲切感。

我犹豫着问道：「听⼝⾳你也是中国⼈，还是温州的？」

⼥⼈听我这么说，眼睛⼀下就睁开，脸上还露出笑容：「你咋嫩峡得？」

我稍微沉默了⼀会⼉，说⾃⼰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⼈，温州腔的普通话⼀听就

知道。

靠着异国遇⽼乡的兴奋感，我们慢慢聊起来，都是⼀些家乡的趣事。

直到我问她，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？

⼥的没有回答，男的反⽽硬挤着⼲枯的脸⽪露出⼀个笑容：「你是⽼乡，我们算

你便宜点，⼀次 200，送全套。」

男的⻅我没回话，继续推销说，⾃⼰的店有个特殊卖点，他说⾃⼰是⼥的⽼公，

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。

这男⼈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，⼀下没忍住，上去给了他⼀巴掌，刚想继续打

的时候，发现两⼈没哭没闹也没反抗。

正常⼈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，都会下意识伸⼿阻挡，但男⼈只是看着我，斜躺的

姿势⼏乎没变化。

⼥⼈把⻓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⼿⾥，⼤概怕我会不⼩⼼打碎。

我有点不知所措，把⼿放了下去。

⾦三⻆的⼩型赌坊⾥，温州⼈开的占了半壁江⼭，哪⾥赚钱，哪⾥就有温州⼈的

⾝影。我头⼀回⻅到温州⼈在⾦三⻆混得这么惨。



我试着和他们沟通。我递给他们钱，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。但他们都在回

避这个话题。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打算离开。

刚起⾝，听到⼥的问我：「你在⾦三⻆待了多久？」

我回答：「挺久了。」

「那你认识这⾥雇佣兵组织的领导⼲部嘛？」

我假装⾃⼰认识。

「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」

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，就已经点头。

那天的上午到凌晨，我坐在这间闷热的⼩房⼦⾥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。

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⼈，男的叫张琦，⼥的叫孙锦芳，都是 70 年代末出⽣。

张琦从⼀所重点⼤学毕业，之后在⼀家中型企业上班，⼯作能⼒突出，四五年时

间就被提拔成中层⼲部。

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，学的是会计，成绩不好，但凭借家⾥的关系也有⼀份稳

定⾼福利的⼯作。

这样的学历背景，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。

温州流⾏相亲，结婚也普遍较早。两⼈经媒⼈介绍，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⼈催促

下成婚。

「我们⼤学毕业没多久，互相的年纪都⼩，电影院都没去过，就要结婚了。」

孙锦芳说第⼀次⻅⾯，双⽅家⻓坐下来吃了⼀餐晚饭，就把婚期定在 2000 年的

国庆节。按照温州的传统，是要先订婚，再结婚的，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，好像

赶着去救⽕，⼀切从快，跳过订婚环节，边在郊外盖⾃建房，边准备结婚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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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⼈婚后的⽣活平淡⽆奇，柴⽶油盐、加班赚钱，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。

「我们两个⼀起⽣活没到⼀年，就觉得双⽅⽣活习惯完全不合，打算离婚了。」

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，偷瞄了⼀眼张琦，发现张琦耷拉着眼⽪，也看着她，赶紧

把头转回来。

她说张琦不爱⼲净，也根本不记得两⼈的任何纪念⽇，总共就给她买过 3 次礼

物，还都没有超过 20 块钱；虽然每天都会做饭，但买的菜都是张琦⾃⼰爱吃

的，零零碎碎的⼩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⽣活击了个粉碎。

孙锦芳想离婚，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，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，直接点头

同意。

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，意外怀孕把这⼀切掩盖了过去。

2001 年，孙锦芳怀孕，第⼆年⽣下⼉⼦，⼩名叫丑仔。

温州⼈对⽣⼉⼦向来有种偏执，孙锦芳第⼀胎就⽣出男孩，让双⽅家庭⼗分满

意，也为两⼈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⼒。

婚后第 2 年，张琦出轨，孙锦芳闹离婚，被双⽅家⻓劝和。

婚后第 4 年，孙锦芳出轨，被情夫敲诈 15 万。

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，孙锦芳点头。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，因为不

想闹得双⽅家庭都知道，⽀付了这笔钱。

在这样的⽣活中，两⼈度过了 6 年。

2007 年初，即将过年关，孙锦芳带着丑仔出⻔买零⻝。孩⼦说要喝饮料，孙锦

芳就去排队，⼀个不留神，丑仔丢失。接下去的⼀个⽉，双⽅家庭像是疯了⼀样

满城寻找，没有任何讯息。

那段⽇⼦，张琦每天都要喝⼀⽄⽩酒，⼀喝醉就打⾃⼰。拿脑袋撞⻔、烟头烫胳

膊，试图⽤⾝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⼦⾛丢的痛苦。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，叫



张琦打⾃⼰，张琦不肯。

这样痛苦地⽣活了 3 个⽉，在双⽅家庭的⻓辈都纷纷放弃，劝说两⼈再⽣⼀个的

时候，孙锦芳和张琦做了⼀个决定：他们要⾃⼰去找孩⼦。

「⼤家都说⼉⼦找不回来。张琦不信。」孙锦芳说张琦从⼩家境贫寒，依靠读书

硬⽣⽣闯出来⼀条路，还把⽗⺟、两个兄弟和⼀个妹妹的⽣活重担都挑在肩上。

在他的认知⾥，没有什么是通过努⼒解决不了的。

同时，两⼈还做了⼀个约定：⼀旦找到⼉⼦，⻢上离婚。

我问两⼈，「为什么孩⼦找回来反⽽要离婚？」

孙锦芳把张琦脚上的拖鞋拿掉，让他可以⽅便地踩在⾃⼰脚上，好给他捶打⼩

腿。张琦的⼩腿⽪肤很松弛，每碰⼀下都有波纹。

孙锦芳连续敲了⼗⼏下，才回了我⼀句⾄今都不太懂的话：「我可以陪他吃很多

苦，就是享不了福。」

也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之前，我其实已经⻅多、也听多了悲惨的故事，早就没什么

反应。可这句话却就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。

孙锦芳的讲述很平静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怨恨，没有任何想象中，经历了⼀些残酷

该有的情绪。

除了说到和张琦相处中的⼀些细节会偶有颤⾳，讲述其他事的时候，她的语调、

⾳量都很少有起伏，就像给孩⼦说睡前故事。

我⼏乎不去打断，孙锦芳说，中国每年⾛丢的孩⼦⾮常多，找回来的寥寥⽆⼏。

她和张琦都明⽩这⼀点，还是义⽆反顾踏上寻⼦的路。

出发前，张琦和孙锦芳把⼯作辞了，房⼦抵押贷款，家⾥⽼款的帕萨特低价典

当，凑钱换了⼀辆⼆⼿陆巡，准备从温州周边的县城开始，慢慢扩⼤搜索范围。



「他说陆巡是出了名的跑不坏，⼀定要换⻋。」孙锦芳骂张琦是乌鸦嘴，⻋⼦跑

不坏，⼈是不是就要⼀辈⼦都在路上挣扎呢？

这不是⼀个好兆头。

孙锦芳和张琦给⾃⼰定的时间是⼀年，⼀年的时间⾥如果找不到孩⼦，就不再想

这件事。

两⼈抱着这样的念头，开始⼀边到各个城市贴⼩⼴告，⼀边在公益组织⾥求助，

有时还会花钱在报纸、电视上打⼴告。

经过⼀段时间的寻⼦之路，他们⼿上已经有了⽆数个寻⼦互助群，上⾯全部都是

⾛丢孩⼦的⽗⺟。⼤家在这些群⾥相互⿎励，提供线索。

张琦和孙锦芳第⼀次了解，中国每年竟然有这么多的孩⼦因为各种原因⾛丢。

接触的越多，两⼈对找回孩⼦的信⼼就越少。

「后来，我们在路上⼀整天都不说话。」孙锦芳说她和张琦两⼈，在寻找接近⼀

年的时间后，已经变得⿇⽊。他们只是沿着⾼速路开⻋，⼀个站⼝⼀个站⼝地

下，飘荡到哪⾥就在哪⾥粘贴⼩⼴告。

两⼈每天最害怕的是晚上临睡前的 5 分钟。因为他们有个习惯，睡觉前会把⼿上

的中国地图打开，每寻找过⼀个地⽅，就会在地图上画个圈。但地图仿佛有⾃动

清洗功能，圈圈永远画不完。

2007 年的⼤年三⼗，孙锦芳张琦把⻋停在⾼速路上的紧急停⻋带，听着⻋载⼴

播的节⽬，就着饼⼲矿泉⽔度过了新年。

2008 年初，在双⽅⽗⺟、亲戚、朋友的⽇夜轮番劝说下，孙锦芳和张琦停⽌寻

⼦之路，重新找了⼀份⼯作，开始朝九晚五地上班，健⾝锻炼，电影⿇将，周末

还会请朋友来家⾥吃饭，绝⼝不提⼉⼦的事。

这样过了 3 个⽉，就在所有⼈都以为两⼈已经迈过这道坎时，他们选择重新出

发。



「⼤家说的我们都懂，就是做不到。」孙锦芳说⾃⼰也知道重新⽣⼀个孩⼦，安

稳上班就不会这么⾟苦，两个⼈⼀直飘荡在外⾯，路途可能漫⻓，也可能会遇到

意想不到的危险，但还是⽆法放弃。

我当时觉得孙锦芳在撒谎，你都懂了怎么会做不到呢？后来才明⽩，有⼀类⼈会

在权衡过所有利弊之后，选择⼀条最难⾛的路。

他们⼜找了 3 个⽉，还是渺⽆⾳讯。

⼀天，孙锦芳和张琦站在⼀个县城下属镇的电线杆旁，把⼿上最后⼀张寻⼦⼴告

粘贴完，去⻋⼦后备箱拿备⽤⼩⼴告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没有存货。

他们痛哭起来，歇斯底⾥地打了⼀架。孙锦芳把张琦的脸抓花，张琦把孙锦芳的

眼⻆打出⾎。

当晚，两⼈在⼀家很简陋的旅馆床上，互相给对⽅擦拭药⽔，之后做了⼀次爱。

这是他们⼀年来第⼀次做爱。

孙锦芳当时已经打算放弃，但张琦很认真地和她保证：他们⼀定会把孩⼦带回来

的。

张琦和孙锦芳想的办法是，打⼊⼈贩⼦这个⾏业，⾄少会离⾃⼰的孩⼦近⼀点。

他们开始给公厕、街边买卖⼈⼝的⼩⼴告打电话，假装⾃⼰是买主，想要借此机

会和这⼀⾏的⼈搭上话。

⼩⼴告上预留的电话号码，连续⼗来个都是空号，后来总算打通⼀个，对⽅要求

必须要先打预付款才交⼈。

张琦和孙锦芳没办法，只能按照对⽅提供的银⾏⼾头汇款⼀万元，结果再没回

⾳。

孙锦芳两⼈陆陆续续被骗了四五万，甚⾄有⼀次遇到警察钓⻥执法，被关了⼏

天，受了点苦。



⼈贩⼦太谨慎，两⼈毫⽆办法。

后来，张琦慢慢琢磨出⻔道，要混⼊⼈贩⼦这⼀⾏，不能过于直接，要懂得曲线

救国。做这些犯法⽣意的家伙，只会信三教九流的⼈。

抱着这样的想法，两⼈开始挑选适合进⼊的⾏当，最后⼀致决定去当乞丐。乞丐

相对容易伪装，也没有⼊⾏⻔槛。

张琦和孙锦芳不再开⻋，⼗多天不洗澡，拿着⼀个破碗，吃最便宜的快餐，睡在

桥洞、⼯地、公园这些地⽅，买了点颜料，找块板⼦写上编造的悲惨故事，跪在

地上沿街乞讨。

他们很快融⼊到乞丐这个⻆⾊，等到两⼈觉得⾃⼰已经变成真乞丐，就开始试着

接触其他的乞丐。

「出来这么久，就那⼏天最开⼼，对吧？」孙锦芳问张琦，还记不记得那⼏天，

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张琦的怀⾥才能睡着。

张琦没回她。

说到这⾥，时间到了下午 1 点，该吃饭了。

我对这个时间印象很深刻，是因为张琦说：「3 个钟，你刚好要付给我⽼婆 3 个

⼩时的点钟钱。」

我提议请他们去外⾯吃，两⼈没同意。

只⻅孙锦芳从床底拿出⼀个电饭煲，两个碗，两双筷⼦。没有饭勺，他们⽤碗反

扣着打饭。

她⼜打开桌⼦下的⼀个抽屉，掏出⼀个⽩⾊的塑料袋，袋⼦⾥是玻璃瓶装的红⾊

辣椒酱，辣酱已经⻅底。

孙锦芳⽤筷⼦把辣椒酱涂到⽩⽶饭上，递给我，让我搅拌⼀下，「很好吃的。」

她告诉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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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拿起筷⼦，问她哪⾥来的辣酱。孙锦芳说是托⽼乡买的。

我问，「你现在还能托谁？」她笑笑，没说话。

我尝试着吃了两⼝，饭很凉很硬，有点馊味，辣酱确实是温州的味道。

孙锦芳⾃⼰没有吃，脸上露着笑容，⼀⼩⼝⼀⼩⼝地喂张琦。

看到张琦艰难地吞咽，我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诡异，就问他们想喝什么牌⼦的⽩

酒，我出⻔找朋友拿，保证正宗。

孙锦芳没说话，看了⼀眼张琦。张琦朝我摇头，幅度很⼩，「我不喝酒。」

张琦说，⾃⼰从前就不爱喝酒，⽽且他酒品不好，喝多了会被家⾥⼈嫌弃。

看他说的很⾃然，我愣了⼀会⼉，⽤左⼿⻝指戳着⾃⼰右臂，再看向他：「你都

这样了，还怕什么？」

张琦朝我笑⼀下，眼睛睁⼤了点，「保持⼀些以前的习惯，让我觉得⾃⼰是个

⼈。」

每个城市的乞丐⼤部分是固定⼈员，都是相互拉帮结派，很少有外来乞丐能够单

独混饭吃。张琦和孙锦芳两个⼈，就选择待在安徽芜湖，加⼊其中⼀个团伙。

这之后，两⼈正式开始乞讨⽣涯。

张琦说，乞丐内部也分等级。⽼⼤⾝边的亲信可以去⽐较繁华的地段，例如⻋

站、步⾏街，⽽不招⽼⼤喜欢的家伙就只能去偏僻、⼈流量少的地⽅。孙锦芳和

张琦就只能去中⼩学校附近，收益不多。

张琦和孙锦芳觉得，⼀些乞丐因为熟悉当地的情况，会选择和⼈贩⼦联合，告诉

⼈贩⼦哪⾥容易作案，哪⾥的⼩孩出没的次数多。张琦问他的⽼⼤认不认识⼈，

让他也加⼊⼈贩⼦这个⾏业，他想发财。



张琦当时的⽼⼤是个 50 多岁的⽼乞丐，四肢健全，⽆⼉⽆⼥，⼀⽣都在⾏乞，

平常没事还会挑逗孙锦芳，沾点⼩便宜。

这样⼀个⼈，在听了张琦的话以后，把他狠狠打了⼀顿，叫张琦带着孙锦芳滚。

⽼乞丐看不起⼈贩⼦。

张琦和孙锦芳并没有就此放弃。

他们很快⼜加⼊到另外⼀个乞丐团伙。这个团伙的成员⽐较复杂，其中有⼈能和

⼀家⽐较⼤型的拐⼦团伙联系，张琦就此正式接触⼈贩⼦⾏当。

⸻⸻⸻⸻⸻⸻⸻⸻⸻⸻

⼈⼝买卖有⼀条完整的产业链存在，包括买家卖家以及中间的抓⼈渠道，都有很

严格的控制。⼈贩⼦⼀般是两到三⼈为⼀个⼩组，⽽且内部有业务范围划分：⼩

孩和年轻⼥性是其中最⼤的经济来源。

张琦选择加⼊的⼈贩⼦组织因为规模⽐较⼤，所以有⼀个⼊伙考核。考核的标准

就是成功拐卖⼀个⼈⼝，时间越短，质量越好，考核打分就越多。

张琦和孙锦芳原本是想慢慢在这⼀⾏打探消息，看能不能凑运⽓打听到⾃⼰孩⼦

的下落，没想过真的要当⼀个⼈拐⼦，因为这已经是实打实的犯罪。

但在过去⼀年多的时间⾥，孙锦芳和张琦两⼈积攒的思念之情超过⼀切。这是⼀

次难得的机会，他们不想放弃。

仅仅商量了⼀个晚上，他们就告诉拐⼦团伙⾥的⽼⼤，⾃⼰夫妻选择加⼊，但是

不偷⼩孩，只搞⼥性。

我问孙锦芳，「⾃⼰的孩⼦是孩⼦，别⼈的孩⼦就不是孩⼦嘛？」

孙锦芳没回答，⽽是转头看向张琦。张琦盯着我看了看，才说道：「是我逼着她

做的。」



张琦和孙锦芳选择了⼀所⼤学附近，那⼉有⼀段道路⽐较阴暗，头顶的路灯不知

道被谁打破，很适合作案。

当时是两⼈加上组织⾥提供的⼀个经验丰富的⽼⼿，三⼈守株待兔。等了有⼀刻

钟，晚上 10 点多的时候，终于有⼀个⼥⼤学⽣经过，看样⼦是着急回寝室。

组织的⽼⼿从阴暗处窜出，装作问路。⼥⼤学⽣很谨慎，摆⼿说⾃⼰不知道，同

时加快步伐，想要快步离开。

但是⽼⼿紧随其后，在旁边不停地说着话，甚⾄伸⼿阻拦，想要⼥⼤学⽣停下

来。⼥⼤学⽣很紧张，就差要起步逃跑。

这时候，张琦和孙锦芳出现，两⼈⼿挽⼿并肩⾛来。孙锦芳看到⼥⼤学⽣以后，

⼀把拉过来，和她搭话。

⼥⼤学⽣⼀开始很惊慌，但看到孙锦芳朝她不停使眼⾊，张琦⼜守在⼀边，对⽼

⼿怒⽬⽽视的模样，⼀下⼦反应过来。她以为⾃⼰遇到了好⼼⼈。

⼥⼤学⽣机灵，顺着孙锦芳的话接下去，有⼀茬没⼀茬地聊天。

孙锦芳出⾝富裕，说话好听，⼈也⻓得漂亮，给⼈的信任感强，⽽⼥⼤学⽣的社

会经验⽐较少，没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孙锦芳。

「那姑娘太傻了。」孙锦芳说⾃⼰看时机成熟，就对⼥⼤学⽣说，看她⼀个⼈不

安全，⾃⼰有⻋可以把她送回寝室。⼥⼤学⽣就此上了三⼈预先准备好的⻋⼦。

孙锦芳打开⻋⻔，叫⼥⼤学⽣上⻋。⼥⼤学⽣刚抬腿，就被旁边的孙锦芳推了⼀

把，整个⼈跌倒在⻋厢⾥。

张琦冲过来捂住嘴巴，⽼⼿负责拿绳⼦捆绑住⼿脚，没⼏分钟，⼥⼤学⽣就被控

制住。三⼈赶紧开⻋前往据点，郊外⼀个村⼦的⺠居⾥。

后来发⽣的事，张琦没参与也没阻⽌，孙锦芳早早就上床睡觉。

这之后的两个⽉，张琦和孙锦芳流窜于四川、湖南、贵州。



业绩突出的两⼈在团伙内地位攀升，很多⼈开始管他们叫张哥、孙姐。趁此机

会，张琦提议去浙江温州做案⼦，众⼈纷纷点头。

其实早年间的东南沿海省份，拐卖⼉童的案件屡禁不绝。因为经济发达，家庭条

件优渥，⼩孩⻓得⽔灵，所以价格普遍⽐西北内陆地区的孩⼦⾼⼀些。

张琦选择回到温州，是因为他认为当初⾃⼰孩⼦的⾛丢，肯定不是⼩团伙作案。

温州外来⼈⼝众多，⻥⻰混杂，主要地区的乞丐都是扎堆结队，更何况⼈贩⼦这

种暴利⾏业。

⼉⼦丢失在市中⼼，⽽中⼼区域向来都是⼤团伙的⾃留地。

重新返回温州，张琦通过团伙⾥专⻔负责各省份踩点地盘的家伙，顺利联系上当

地⽐较⼤的乞丐团伙。

在给了⼀些开⼝费之后，张琦知道温州最近有哪些地⽅易作案，哪些地⽅⼩孩出

没较多。

张琦顺带着问出，去年快过年的时候，有没有⼈贩⼦团伙在市中⼼活动过。

有乞丐告诉张琦，他记得有⼀群⾯⽣的⼈拐⼦过来这边。

张琦问，现在去哪⾥了。乞丐不知道。

张琦⼜问，那伙⼈的⻓相还记得不？

乞丐也记不清，只说当初⼤概是四五个⼈，带着⼴西⼝⾳。

张琦和孙锦芳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兴奋，他们觉得这伙⼈很可能就是拐⾛⾃⼰

孩⼦的⼈，但这情绪很快消失，因为⼈贩⼦基本不会在家乡犯案，这是习惯，所

以去⼴西找是没⽤的，这个线索的⽤处没有想象中⼤。

正在两⼈⼜陷⼊沮丧的时候，那乞丐问他们，是不是想要找那伙⼈？



张琦点头，⼼⾥却没抱什么希望。

乞丐却说⾃⼰可以联系上那群⼈贩⼦，只是要给报酬。张琦强忍住⼼⾥的激动，

问，为什么你能联系上？

乞丐说他去年刚好抱过⼀个⼩孩卖给他们，得了 5000 块钱。那伙⼈⾛的时候，

给了他联系⽅式，说以后有⼩孩可以继续出⼿。

⼈贩⼦⼀般同时使⽤多个⼿机号，给买家的联系⽅式是最常换的，给卖家的，则

根据信任程度不同区分，感觉是同类的，就会留最常⽤的。

我不相信，问孙锦芳：「这也太巧了吧？」

孙锦芳重复了⼀遍我的话：「是啊，这也太巧了吧。」

张琦给了 200 块的信息费，兜兜转转⼀⼤圈，竟然在温州获得了最可能拐⾛⾃

⼰孩⼦的⼈贩⼦的联络⽅式。

张琦得到联系⽅式的第⼀时间就打算报警，让警察来抓捕这群⼈，审问出⾃⼰孩

⼦的下落，但被孙锦芳阻⽌了。「如果通知警察，警察肯定会问你们怎么知道有

⼈贩⼦交易的？再追问下去，先被抓起来的肯定是我们⾃⼰。」

张琦想了很久，决定引蛇出洞。

张琦和孙锦芳花了⼏天的时间，拐骗来⼀个七⼋岁的⼩⼥孩。之后让那乞丐打电

话给对⽅，说⾃⼰有孩⼦可以出⼿。

那伙⼈贩⼦很谨慎，先是仔细核对了是不是乞丐本⼈，问了⼀些诸如去年乞丐卖

给他们的孩⼦⻓得什么模样，是男是⼥，具体年龄这些问题。确认以后，就挂了

电话。

隔了⼏分钟才⼜打回来，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，他们会另⾏通知。

中国⼈拐⼦这⼀⾏，就算在三教九流⾥也算不上技术⼯种，⽐不上⼩偷、绑匪，

甚⾄连卖「越南新娘」的边境⼈⼝贩⼦都⽐不上，还会被其他⾏业的⼈所不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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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这群⼈贩⼦有这么⾼的警觉其实有点惊讶，向孙锦芳深⼊打听了诸如在哪⼀

⽚活动、团伙总共多少⼈这些问题，才知道他们确实是这⾏⾥做得⽐较⼤的。这

伙⼈ 12 年年底给抓了，4 ⼈判死刑，剩下⼗来⼈⼀辈⼦都要坐牢。

在等通知的这段时间，张琦和孙锦芳就陪着乞丐和⼩⼥孩，四⼈同住在宾馆的⼀

个房间，每天吃饭都是让孙锦芳去买，就怕错过电话。

⼩⼥孩刚上⼩学，⾝上还穿着校服，整个⼈缩在墙⻆很少动弹，每天都不吃饭，

后来饿得不⾏了才喝了粥。

孙锦芳看到⼩⼥孩这个模样，就过去安慰她。「我叫她别哭，我不会伤害她的，

我⾃⼰也有孩⼦，只是求她帮个忙。」

孙锦芳说当时那⼩⼥孩听了她的话，哭得更凶了，直到被张琦打了两巴掌，才不

敢再哭。

第三天晚上 8 点多，乞丐终于接到⼈贩⼦的电话，说晚上 10 点，叫乞丐领着⼥

孩去郊区的⼀块空地边等着。

张琦怕⼩⼥孩坏事，出⻔前特意给她喂了安眠药，然后才开⻋带着乞丐前往⽬的

地。

在快要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，张琦让乞丐下⻋，抱着⼩⼥孩⾛过去。

⼈贩⼦很警觉，⽐约好的时间推迟了半⼩时，应该是⼀直躲藏在暗处，觉察到四

周没什么危险，才冒出⾝影。

「那天只来了⼀个男的，⻓的还挺壮。」孙锦芳说还好对⽅⼈不多，不然他们会

⼀直跟着⼈贩⼦到⽬的地，团伙分开后才动⼿。

双⽅⼀⼿交钱⼀⼿交货。⼈贩⼦给了乞丐现⾦之后，就抱着睡着的⼩⼥孩离开。

张琦和孙锦芳赶紧尾随，在⼈贩⼦刚想上⻋离开的时候，张琦趁他不注意，拿着

钢管，敲了⼀个闷棍。



第⼀下准头不够，从背后没打准脑袋，反⽽把肩膀打伤，⼈贩⼦躺在地上不断哀

嚎，⼩⼥孩也被摔在⼀旁。

张琦⻅状，⼜赶紧补了⼀棍，正中脑袋，但⼈还是没昏迷。

「他还想打第三棍，被我拉住了。万⼀给⼈打坏了，孩⼦就找不回来了。」孙锦

芳开始的情绪不算⾼，说到这⾥才拉⾼了些⾳调。

两⼈拿出绳⼦，费⼒把⼈贩⼦捆好，堵着嘴拖上⻋。

两⼈先把⼩⼥孩丢到派出所⻔⼝，然后才把⼈贩⼦拖回⾃⼰家。因为张琦租住的

是偏郊区的⾃建房，可以直接把⻋开进院⼦，并没有⼈发觉。

孙锦芳他们把⼈贩⼦拖进房间后，将他绑在⼀张椅⼦上，然后拿了⽑⼱，沾了热

⽔，把⼈贩⼦脸上的⾎都给擦⼲净，准备问话。

「最开始的时候，那家伙只会啊啊啊地叫，声⾳很⼤，我怕他吵到邻居，就把他

的嘴巴⽤⽑⼱堵起来。」孙锦芳说过了半⼩时，给⼈贩⼦涂了点⽌疼的药⽔，他

才安静下来。

「那家伙很硬⽓，⼀直在骂我们，不肯承认拐了丑仔，更不肯说出把丑仔卖给

谁。」孙锦芳说张琦先是打了⼈贩⼦⼏拳，然后搬了两个⼩茶⼏过来，每个茶⼏

的⼀脚就压在⼈贩⼦的两边脚趾上，两⼈分别坐上去，疼得⼈贩⼦哇哇⼤叫。

「那家伙每叫⼀次，我们就拔他⼀颗⽛。」孙锦芳说后来⼈贩⼦就不叫了，只⼀

个劲地流汗流泪。

当晚，张琦和孙锦芳的逼问有了结果：孩⼦被卖给了云南的⼀⼾⼈家。

隔天，张琦和孙锦芳坐上最早的⼀班⻜机，前往云南。

因为两⼈深⼊接触过⼈贩⼦⾏当，知道⾥⾯的孩⼦会遭遇什么样的苦难，所以在

⻜机上的时候，他们设想过很多场景，孩⼦被虐待、被性侵、被打断⼿脚乞讨

等。



「我们想了⼀百种情况，唯独没有想过，那⼾⼈家从事的是⼆⼿⽣意。」孙锦芳

说的⼆⼿⽣意，指的是国内的⼈贩⼦和境外的雇佣兵组织联合，把孩⼦卖到⾦三

⻆。

他们说到这⾥，我就明⽩了。⾦三⻆常年动乱，死⼈，死很多⼈。⼤部分⿊⾊⾏

业的势⼒，其实都不愿意看到⾦三⻆陷⼊战争的泥潭，因为这会让⽣意变得难

做。

但其中有⼀个⾏业，巴不得天天都打仗，这就是⾦三⻆的雇佣兵组织。

⼤部分的雇佣兵组织都接受各国的退伍军⼈，也收纳、训练童兵，只要有钱就可

以帮助其他势⼒开战，也时常会出售⼀些训练有素的童兵给贩毒组织。

因为现在的贩毒组织内部不禁毒，也时常相互开战，⼈员消耗得极快，所以缅

甸、泰国、越南、⽼挝这些地⽅的孩⼦已经不⾜以⽀撑过⾼的死亡率，很多想钱

想疯了的中国⼈就把⽬光放到中国境内。

⼀个孩⼦的标准售价是两万，如果是⻓期客⼾，还可以打折。

虽是如此，但因为卖出去的价格不⾼，赚到的利润不够多，所以中国⼉童的需求

量其实并不⼤，孙锦芳的⼉⼦被卖到⾦三⻆的话，运⽓算是⾮常不好了。

卖了丑仔的那⼾⼈家，是⼀个爸爸带着两个⼥⼉，⺟亲早年上⼭砍柴被捕兽夹夹

住，流⾎过多死亡，⼩⼥⼉是买来的。

我问孙锦芳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

孙锦芳回答我，他们把这三⼈捆起来问过。

在得知⾃⼰孩⼦被卖到⾦三⻆以后，张琦和孙锦芳在河边坐了很久。第⼆天，两

⼈花钱在路边的⼀家旅⾏社找了个边境导游。

临出发前，张琦问导游，⾦三⻆真的很危险吗？

导游点头，说最好不要去。



张琦说，⾃⼰没办法的。

2009 年 1 ⽉份，张琦和孙锦芳孤⾝来到⾦三⻆，先是在⼩勐拉，后来搭了⼀辆

⿊⻋前往⼤其⼒。

⾦三⻆的世界和他们想象的⼀样，复杂⽽危险。但⾦三⻆也和他们想象的不⼀

样，这⾥太复杂也太危险。

来到⼤其⼒的第⼀个夜晚，搭他们过来的司机叫了⼀帮⼈，轮奸了孙锦芳，然后

给张琦静脉注射，让他百分百染上毒瘾，最后强迫孙锦芳卖淫。

在⾦三⻆，做这样⼀单⼥⼈⽣意，收益⼤约是 10 万元。

这个⾏当⾥，有些是其他⾏业的⼈弄来⼥⼈卖给妓院赚⼈头钱，有些是⾃⼰直接

强迫⼥性卖淫。

⼤概是不想把这些误⼊歧途的⼥⼈逼得太惨，会给她们留个念想：赚够 10 万就

撒⼿。

和赌坊签单是 10 万起，伐⽊⼯⼈后来也是 10 万元⼀条命，在这⾥，10 万是个

奇怪的数字。

我告诉两⼈，「如果你们迟点来就好了。」 2009 年上半年恰好是⼤其⼒⽐较动

荡的时期。5 ⽉份开始，⼤其⼒的地⽅势⼒换了⼀批，安全问题好了许多。

事情到这⾥，我听得有些难受，让孙锦芳不要再说下去。

我问她：「现在找到⾃⼰的孩⼦了嘛？」

孙锦芳摇头。

我只能安慰她：「没事的，雇佣兵组织不会把没有训练好的童兵卖给贩毒组织，

因为这样得不到多少钱。」



孙锦芳瞪⼤眼睛，佝偻着背，握着我的⼿，⼀个劲地问：「是真的嘛？是真的

嘛？」

我点头，告诉她千真万确。

张琦靠在椅⼦上，胳膊都是针孔，⼀看就是吸毒过量的症状。他硬撑着站起⾝

⼦，对我微微鞠了个躬，连说了 3 个谢谢。

我问他们，想不想回中国。

两⼈先是愣了⼀会⼉，然后摇头说不回去了。

我⼼⾥有点不舒服，就没有继续追问。我想给他们承诺，但是⼜害怕承诺他们，

只得起⾝离开。

张琦看我起⾝，还问：真的不要来⼀次嘛？

我当时想踹这家伙⼀脚，但是很快就收住念头。我怕把他给踹死。

在离开店⻔的时候，我问了最后⼀个问题：「拐⾛你们孩⼦的家伙，现在怎么样

了？」

孙锦芳站在⻔内，先是沉默，然后才对我笑了下，却没有回答。

我没再问下去。

我当时年纪不⼤，因为家庭原因，对婚姻只有失望和不解，对于孙锦芳和张琦，

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个⽆关紧要的问题。

我问他们：你们都这样了，回中国可能也⽣活不下去，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

的？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？

张琦没说话，孙锦芳想了很久才对我说：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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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他们聊的⼗⼏个⼩时，我记住的有很多，对这个问题，记忆却像隔了⼀层⽑玻

璃，回忆不出他们的动作、神态，这个「熬」字却留了下来。

当天，我返回达邦，跟猜叔说，⾃⼰想认识⾦三⻆⼏家⼤型的雇佣兵组织。猜叔

问我想要做什么，我随意撒了个谎，忘了具体内容。

⼜过了⼀段时间，我重新回到⼤其⼒，站在那对夫妻的店⻔⼝，看到⻔⼝坐着另

⼀个缅甸⼥⼈。

她岁数看起来不⼤，头上扎了⼀条彩虹发带，⼀看就是义乌⼩商品市场买来的。

我在原地站了⼗来秒，想透过⻔框看清店内的景象。但⾥⾯很⿊，模糊⼀⽚。

我开⼝问缅甸⼥⼈，原来的那对夫妻在吗？

缅甸⼥⼈听我说的是中⽂ ，转头看了我⼀眼，没回答。

她不是听不懂我的话，只是看我没有进去的意思，不想浪费时间。缅甸⼈只想和

能带来利益的中国⼈打交道。

我重复问了⼀遍 。

等了好⼀会⼉，缅甸⼥⼈才终于不耐烦地回答：死了。

我听完，直接转⾝离开，没问他们为什么死，怎么死的之类的话。

就是「哦」了⼀声。

下期预告

来⾦三⻆谋⽣活的中国⼈很多，张琦夫妇彻底消失了，但⽣活还在继续。我后来

⼜遇到⼀个中国⼈，是个导游。他⾝上有种⾦三⻆难得的「正常」和「善良」，

就像刺猬被戳了⼀⼑，有种「畏畏缩缩的感觉」。没想到，这个「刺猬」，就在

我的⾯前，把全⾝的刺⼀根⼀根竖了起来，逐渐变成⼀头野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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